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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仁青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汉藏双语
作家、翻译家。在《人民文学》《中
国作家》《十月》《民族文学》等报刊
发表原创、翻译作品300余万字，出
版《咖啡与酸奶》《孔雀翎上的雪
峰》等作品30余部，曾获全国少数
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国汉语
文学“女评委”大奖、三毛散文奖、
青海文学艺术奖等。

那一抹海天之蓝
□龙仁青

·语丝

1
青海湖到底有多蓝？在藏语中有一句

形容青海湖的赞词，时常挂在环青海湖地
区草原上牧民的口上：融化的蓝天滴落在
大地。我曾写过一首歌，写青海湖的，叫

《大地上的蓝天》，便是因为这句赞词的启
迪有感而发写下的，我国著名音乐家吕远
先生为这首歌谱了曲。

说起我和这位音乐泰斗的合作，还有
一些为人不知的旧事渊源。

早在 20世纪 50年代，一位名叫朱丁
的上海大学生响应号召，来到了青海，在
当时的《青海日报》做了一名记者。有一
次，朱丁前往青海湖畔的牧区采访，来到
金银滩草原，在这里，他第一次听到了藏
族情歌“拉伊”，经当地通晓汉藏语言的干
部翻译，他搜集到了一些“拉伊”的唱词，
并在一篇新闻报道里引用了其中的一些
内容。这篇报道发表后，远在青岛的著名
音乐家冰河先生读到了，他被其中的“拉
伊”唱词所打动，认为这些唱词干净朴素，
散发着毛茸茸的民间生活的色彩，于是，
便给唱词谱了曲，一首歌就这样传唱开
来，这首歌就是《金瓶似的小山》

最早演唱这首歌的，是我国著名抒情
男高音歌唱家崇懋先生。

朱崇懋是我国蜚声中外的著名歌唱
家。他的演唱含蓄内在、细腻深情，音色甜
美，吐字清晰，特别是在高声区的弱音控
制和延长分外动人。他演唱的《草原之
夜》等抒情歌曲风靡几代人。20世纪80年
代初，朱崇懋先生去了美国，但他依然执
著于音乐事业，在美国纽约组织华人合唱

团演唱中国歌曲，在美国华人界影响广
泛，各类媒体竞相报道。2000年 10月 11
日，朱崇懋先生病逝于纽约。

朱崇懋先生和吕远先生交往甚密，吕
远先生曾应朱崇懋先生的约请，答应为朱
崇懋先生量身创作一首歌曲，不想时代纷
纭变幻，两位音乐界的泰斗都遇到不同的
遭际，这首歌却一直没有完成。时隔50多
年，恰逢朱崇懋先生90诞辰在即，吕远先
生欣然决定完成这半个世纪前的约定。于
是他不顾80高龄，专门来到了青海，来到

《金瓶似的小山》所描述的青海湖。
他特地去了金银滩草原，在坐落于西

海镇的王洛宾音乐纪念馆中流连忘返，在
这里他邀请我为青海湖写一首歌，我虽然
深感压力很大，但还是写出了一首歌，吕
远先生也很快完成了谱曲工作。

这首歌录制完成后，并没有传唱开
来，偶尔，我却会轻轻哼唱起这首歌。每次
唱起，我的眼前便会浮现出天空一样碧蓝
的青海湖，以及被青海湖的碧蓝同样渲染
成了蓝色的，我的童年。

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约翰·巴勒斯在他
的文字里细致入微地描述过哈德孙河畔
的蓝鸲，他写道：“当大自然创造蓝鸲时，
她希望安抚大地与蓝天，于是便赋予他的
背以蓝天之色彩，他的胸以大地之色调。”
他继而写道：“蓝鸲是和平的先驱，在他身
上体现出上苍与大地的握手言欢与忠诚
的友谊。”我国著名翻译家、自然文学研究
专家程虹女士对约翰·巴勒斯笔下的这几
句话，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寥寥数语，
气势磅礴，充满着哲理与希望。”

约翰·巴勒斯在他的文字里还描述了

一只被一个调皮的男孩用弹弓打死的蓝
鸲，说它“躺在地上，如同洒落于地的一抹
蓝天。”当我看到这句话，即刻惊叹不止。
中美虽然远隔东西，做着不同事情的人
们，居然有着如此相似的思维，如此肆意
飞扬的想象力。而这样的思维和想象力，
却又流露着一种长不大的童年的天真。

我猜想，约翰·巴勒斯一定有着一双
干净透明的眼睛。这样的干净透明，同样
能从朱丁先生第一次听到“拉伊”时，那样
好奇又专注地聆听中可以看到，能从冰河
先生读到报刊新闻里的唱词，即刻激发灵
感，投入创作的冲动中可以看到，能从朱
崇懋先生满怀激情，不染杂质地深情演唱
中可以聆听到，也可以从吕远先生 50年
始终不渝，为友情赴约的真诚中可以感受
到。

这样的干净透明，有着蓝天大海一样
的通透亮丽。

2
草原进入初秋，我看到夏天的无奈与

挣扎。远远看去，翻滚的草浪依然涌动着
青绿，那是不甘随季节远遁的夏天以叶绿
素的方式躲避在草叶里。但走近一看，就
会发现，秋天正从每一株绿草的边缘和草
尖上侵入，势不可挡地渗透着，亮明了它
作为即将到来的这个季节的所有权。尽
管，在向阳背风的草坡，在水分充足的沼
泽地——这些夏天的同谋依然在暗地里
挽留着夏天，以阳光、水的名义，拖延着夏
天离开的时间，但一切大势已去，秋天正
汹涌而至。

也就是在这个季节，草原上原本姹紫

嫣红的野花们都渐次收起了它们的色彩
与芬芳，但有一种花，却悄然在由绿变黄
的草色中绽放了。它就是龙胆花，它有一
个极其诗意的名字：蓝玉簪龙胆——如果
亭亭玉立是多刺绿绒蒿专属的成语，那
么，蓝玉簪龙胆则从这“玉”中窃取了一枚
温润的玉簪——它天生就该闪亮在一位
女子的发髻间，这位女子，是一位熟女，她
有着历经生育与繁衍的坦然与雍容。它是
秋天的女子。

在整个夏季，草原上的野花带着对生
命的渴求，在短暂季节的温暖里，完成开
花结果的枯荣，伴随第一缕秋风，它们便
化成一撮花肥，开始等待下一个季节的轮
回时，龙胆花这才开始悄然地开放。

忽然就想起蓝玉簪龙胆在藏语中的
名字——邦锦梅朵，意思是装点着原野的
花朵——逐水草而居，随季节游牧的高原
牧人，在将要度过冗长的冬日之前，看到
了自然对他们最温存的安慰。

王楚健

浙江人，有作品发表于《人民文
学》《中华文学》《北方文学》《鸭绿
江》等，获诸多全国性文学大赛奖
项。

无边风月楼外楼
□王楚健

西湖孤山下的楼外楼菜馆，跨越了三
个世纪的“老字号”，蕴藏着杭州最风雅的
文化。

楼外楼是一座翘角飞檐的古典式楼
阁，背倚孤山，面朝西湖，门厅总是一派熙
来攘往的景象，且从不接受席位预订，我
唯有趁着斜阳尚在，提前赶至，直奔二楼
占个靠窗的桌位。然后坐下来，一边欣赏
窗外的湖光山色，一边不紧不慢地翻着菜
单。点完了菜，起身踱到露台上，找到最佳
的赏景方位，极目远眺，可以将半个西湖
尽收眼底。

最近一次携友人登楼，是在丁酉立秋
后不久。那天午后下过一场雷阵雨，驱散
了燥热的气温，顿觉神清气爽。于是，我们
在楼外楼上遥望连绵群山青黛素雅，如国
画的淡墨意蕴；雷峰塔、小瀛洲、湖心亭等
景点在淡淡的夕阳下轮廓清晰，似细笔勾
勒；苏堤像一条卧波的长龙，堤上六座间
隔不远的拱桥呈波状起伏，仿佛弓起的龙
身，富有灵动感，堤岸两旁花木葱郁，姹紫
嫣红，整体如画笔涂抹的写意色彩。近看
平坦如镜的湖面上，偶有游船划过，泛起

层层涟漪，揉碎了一方秋水。更近处，荷叶
田田，顺着湖岸边蔓延，荷花亭亭玉立，被
沿岸的青青垂柳映衬着，如一群在微风中
翩翩起舞的红粉佳人，显得格外绮丽。最
令人心旷神怡的是，楼外楼西侧有着极具
江南园林风格的西泠印社和俞楼，俯瞰可
见修竹娇花，假山叠石，清泉池沼，亭台楼
榭，情不自禁地会浮想起近代文人在此雅
集，群贤毕至共论金石之道的情景。

返回楼内餐厅，墙上的风景又是另一
番旖旎。最里面的中厅，醒目地挂着现代

“海上画派”名家唐云的巨幅国画《松鹤
图》镜框，画心长近4米，宽近1.5米，以工
笔加小写意的笔法，描绘一棵雄伟挺拔的
苍松下，分别生长着一丛丛幽兰、灵芝和
翠竹，一只丹顶白鹤孤傲地立于巨石上，
回头唳鸣的情景，表达了北宋高士林和靖
隐逸孤山放鹤种梅的意境，又饱含着祝福
楼外楼万古长青的吉祥寓意。唐云的单幅
作品多数不超过四尺整张，这幅画无疑是
其一生难得的大手笔。移步至大厅，墙上
的视觉冲击力更强，一幅更巨大的镜框内
装裱着名为《百花齐放》的国画，世间花草

不分季节地集聚在其中，缠绕在松石之
间，铺陈在山涧之中，色彩浓烈奔放，充满
令人震撼的妍丽。这是现代画家张天奇创
作于20世纪60年代的精品。

天色暗了下来，客人渐渐多了起来，
正宗的杭帮菜开始靓丽登场。杭帮菜以清
淡为主，特别讲究食材的品质和新鲜度，
佐料则发挥锦上添花的作用，尽可能不掩
盖菜品的原味。我特别钟情于传统名菜西
湖醋鱼，这道菜要选鲜活的鳜鱼为原料，
它肉质鲜嫩且腥味少，加上厨师纯熟的剖
切刀功，放入沸水中煮到七八分熟，沥去
多余的汤汁，配上姜末、葱白、酱油、黄酒
继续蒸烧，装盘后浇淋一层糖醋，酸爽甜
鲜合一，色香味俱全，让人吃得无限惬意。
龙井虾仁也是一道少不了的菜，精选出的
淡水虾仁个个晶莹如玉，放在锅里热炒到
半熟，再将浸泡开了的上等龙井茶撒在一
起继续炒，掌握火候，最后加点蛋清、黄
酒，上桌后色泽素淡，入口鲜爽脆嫩，唇齿
间香郁缥缈，诠释了杭帮菜的精致雅趣，
让人舍不得大口大口地吃，拿筷子的手顿
时放慢了节奏，举止变得优雅起来。叫花
童鸡也是楼外楼非常热门的名菜，传说是
南宋时期“丐帮”帮主洪七公首创的，用荷
花叶、透明纸严实地包着精盐、黄酒腌过
的三黄鸡，加上各种配料，又用酒坛泥碾
成粉裹住，放入烤箱烘烤数小时，熟后敲
掉泥封再上菜，剥开荷叶的瞬间，一股馥
郁香气袭来，鸡肉酥嫩得仿佛入口即化，
能让人大快朵颐，红酒便多饮了三杯。而
放在精致的紫砂罐里炖出来的东坡肉，是
将五花肉切成块，用葱姜垫底，加上酒、
糖、酱油，罐置于存水的大锅中，在文火上
慢焖，端上来每人一份，色泽红亮，入口香
糯，肥而不腻，味醇汁浓，酥烂而形不碎，
自然妙不可言。另外还有蜜汁火方、宋嫂
鱼羹、油炸响铃、菌菇炒菜心等也都是开
胃佳肴，凸显大厨的手艺和匠心。

曾有人问我，其他饭店也能做正宗杭
帮菜，为什么偏偏要选择楼外楼。我总是

笑笑，坚定地认为在充满儒雅之气的楼外
楼，饱览窗外湖光山色，欣赏室内名家书
画，品尝席间美酒佳肴，三者合一就是品
味绝无仅有的江南文化。遥想当年，楼外
楼中曾经演绎了无数经典的故事，留下许
多名人的佳话：吴昌硕慧眼鉴赏店匾书
法，孙中山宴席上激情演说，徐志摩微醉
思念陆小曼，郁达夫深情吟咏西子湖，鲁
迅欣然推崇杭帮菜，丰子恺欢度银婚日，
梅兰芳盖叫天欢聚品醋鱼，金庸翰墨题词
赞名楼……政要名流、大师泰斗、文人雅
士在这里把盏话茶，举杯言欢，吟诗作对，
泼墨挥毫，成了一块块无形的金字招牌。

然而，对我而言这些都并非最重要
的，最重要的是和谁一起赏西湖，品书画，
饮美酒，享佳肴。我想，只有与同道知己置
身此间，才是找到了人生至乐，极度风雅。
我们高谈阔论着琴棋书画儒释道、风花雪
月诗酒茶，思想在碰撞中不断闪烁着智慧
的火花，不时因灵感交汇时产生的惊喜，
发出会心的一笑。就这样回味彼此的妙
语，交流各自的心得，推敲对方的观点，有
些思索，有些领悟，有些感触，又情不自禁
地举起了各自的酒杯，眼眸中闪动着一些
晶莹的东西。

楼外楼外，清风徐徐，送来丝丝凉爽，
耳畔不时传来鱼跃出水面又自由落体的
声音，飘来莺莺歌声。

用文字记录生命瞬间，用真心雕刻如水年华。 ——梁兰新

王先桃 摄


